
還
我

作
者
姓
名
.. 

王
裕
平

指
導
老
師
.. 

詹
玉
珍

學
校
名
稱
.. 

桃
園
縣
中
壢
國
小

一
井
旁
土

記
得
在
以
前
，
我
有
一
個
放
鬆
心
靈
，
丟
下
課
業
的
好
去
處
。
在
那
兒
，
有
一
片
蓊

蓊
鬱
鬱
的
竹
林
，
和
一
條
清
澈
見
底
的
小
溪
，
和
一
個
僻
靜
的
村
落
，
完
全
隔
絕
了
鎖
住
心

靈
的
都
市
空
氣
，
徜
徉
在
白
鷺
驚
、
竹
林
、
溪
水
的
懷
抱
中
，
以
這
塊
淨
土
做
水
，
洗
游
我

身
上
的
凡
塵
。

但
，
好
花
不
常
間
，
在
隨
著
一
夭
夭
太
陽
落
下
和
升
起
，
似
乎
我
已
淡
忘
了
它
和
我
共

度
的
金
色
時
光
，
史
隨
著
課
業
的
繁
重
、
壓
力
的
增
大
，
更
使
我
忘
記
那
竹
林
隨
風
舞
動
的

聲
音
，
取
而
代
之
的
是
汽
笛
的
鳴
叫
，
城
市
的
喧
嘩
。
直
到
又
一
次
重
回
到
那
塊
淨
土
，
卻

是
高
樓
林
立
，
也
看
不
見
竹
林
舞
動
，
溪
水
溝
溝
，
和
那
可
愛
的
村
落
，
我
甚
至
不
記
得
有

這
些
東
西
，
這
些
我
兒
時
的
玩
伴
。
直
到
照
片
提
醒
了
我
，
喚
起
了
我
重
重
的
思
緒
，
我
才

重
拾
一
切
，
沿
著
以
前
的
位
置
去
看
。
卻
見
小
溪
只
留
下
一
個
小
水
塘
，
由
於
太
久
沒
流
動

，
早
已
淤
塞
，
還
記
得
在
水
流
出
來
的
地
方
，
套
上
一
袋
子
，
一
天
之
後
，
便
有
大
肚
魚
和

蝦
子
在
袋
中
舞
動
。
而
那
座
美
麗
的
竹
林
，
卻
永
遠
埋
在
房
子
下
了
。
從
前
，
我
常
問
爸
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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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「
那
竹
子
會
不
會
倒
下
來
呀
?
」
爸
爸
總
是
說
:

」
但
是
，
它
們
倒
下
了
，
倒
在
人
們
的
濫
砍
下
。

「
不
會
，
因
為
它
們
的
根
長
得
很
深
。

如
果
我
們
到
了
只
能
靠
照
片
來
回
憶
森
林
、
溪
流
的
地
步
，
那
時
，
地
球
早
成
了
一
片

全
是
城
市
的
沙
漠
。

我
看
過
一
部
卡
通
，
叫
「
碧
奇
魂
」
'
是
說
日
本
長
出
了
很
多
巨
樹
，

結
果
日
本
決
定
攻
擊
它
們
，
但
是
到
了
最
後
卻
發
現
，
它
們
是
為
了
舉
行
一
場
美
麗
的
儀
式

l

讓
日
本
成
為
綠
地
，
這
部
卡
通
，
反
映
出
地
球
的
樹
太
少
了
，
因
此
，
植
物
開
始
自
救
。

雖
然
各
地
有
了
保
育
森
林
的
活
動
，
但
仍
嫌
太
少
，
這
些
團
體
總
不
能
保
證
'
這
些
樹
真
的

不
再
受
破
壞
、
侵
擾
呀
!
所
以
，
保
育
森
林
，
還
是
得
靠
大
家
一
起
的
協
助
和
合
作
。
而
台

灣
的
水
源
，
大
部
分
已
「
死
光
」
了
，
由
於
大
量
污
水
排
放
，
造
成
了
水
污
染
，
似
乎
成
了

一
條
大
排
水
溝
，
奇
臭
無
比
，
令
人
退
避
三
舍
。
有
的
河
床
暴
露
，
見
到
的
只
是
一
塊
塊
大

石
頭
，
魚
蝦
根
本
不
能
生
存
。
在
無
形
中
，
水
資
源
已
被
破
壞
殆
盡
。

水
資
源
、
樹
木
的
維
護
和
保
持
，
需
要
全
體
人
氏
的
維
護
和
參
與
，
為
後
代
子
孫
著
想

，
為
他
們
留
一
片
竹
林
、
一
條
小
溪
，
和
一
塊
不
沾
塵
囂
的
淨
土
。

• 


